











     
 
纪君祥《赵氏孤儿》杂剧的曲词苍硬遒劲，向有“雪里梅花”（《太和正
音谱》）之誉，自不待言；实在该剧的科白更能体现作家的艺术个性。无论是
《史记》中赵氏孤儿故事的本貌，还是两宋时期对故事中主要人物的嘉奖，以
及纪剧实际创作效果，程婴都是 主要的角色。但剧中程婴由外角扮演，全剧
无一句唱词。除了他角唱曲的叙述衬托之外，程婴的形象全是由人物的言语行
动来塑造的。 
剧首楔子里面，赵盾阖族遭谗被斩，赵盾之子、驸马赵朔死前托孤，拉开
了这一著名古典悲剧的序幕。赵氏的这个唯一的遗腹后胤能否成人报冤呢？这
是使观众绝然不能释怀的悬念。其后戏剧便围绕搜孤救孤这一中心次第推演，
而救孤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程婴的形象，也便随着一层一层地刻画雕塑而丰满
起来。 
第一折公主产子以后，为奸臣屠岸贾探知，令下将军韩厥守门，“张挂榜
文”，（引文据《元曲选》本，下同）严加拘搜。正是在这种黑云压城、孤儿
凶多吉少的严重关头，“[外扮程婴背药箱上]”。程婴为什么要背药箱？这不
仅他“原是个草泽医人”，而是他“每日传茶送饭”，详知内外之情，心中已
有了救孤之策。但他对救孤的成功，并无把握。所以当公主求他掩藏孤儿时，
他回答道：“我怎么掩藏他出去！”然当此之时，救孤之人，舍他其谁？公主
下跪，“临危托故人”，他已责无旁贷，仍对公主能否经得起拘讯不全放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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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仅靠“向在驸马府门下，蒙他十分优待”，是不能使他决心独担救孤重任
的。公主付孤自缢，他方义无反顾，“不敢久停久住，打开这药箱，将小舍人
放在里面”，却仍然是提心吊胆的。故他再度出场，“[做慌走上]”。这表情
显然为韩厥觉察，一通盘问，两放两追，从韩厥的话“我着你去呵，似弩箭离
弦；叫你回来呵，便似毡上拖毛”里，知道处此生死攸关之际，程婴因为对孤
儿高度负责，心情便高度紧张。且他初当重任，尚不老练。韩厥揭箱，真相全
露，紧忙中他只能“[做慌跪伏科]”。这只是急中生智，他并没有张惶失措，
立即“数说了一场”，感动韩厥，抽身离去。但他“[抱箱儿走出又回跪]”，
如此两次，稍稍松缓了—下的剧情又紧张起来。原来他怕韩厥乔做人情，“报
与屠岸贾知道，别差将军赶来拿住我程婴，这个孤儿万无活理”。程婴的认真
细心仅此一言两行便觉跃然案头场上。之后韩厥纵孤自刎，立孤报冤的事业又
增加了一条人命血债，程婴肩上的担子更增了几分。 
孤儿虽然被盗出府门，危险并没有解除。第二折，屠岸贾诈传君命，欲杀
全国与孤儿同庚的小厮。这一下真是天罗地网，插翅难逃！程婴无奈携孤到太
平庄找退职的赵盾同僚公孙杵臼商议救策。他向杵臼述说盗孤的经过，看到杵
臼义愤填膺，热情满怀，深以同志为慰，毅然“甘将自己亲生子，偷换他家赵
氏孤。”这时的程婴尽管“可惜遗累公孙老大夫”，毕竟是决心横下，赴汤蹈
火，在所不辞了。 
于是第三折程婴出首，屠岸贾虽然一时相信，究竟存有怀疑，所以审讯杵
臼之时，便命程婴行杖。这一着很出程婴意料之外，事迫眉睫，不暇多虑，便
无奈应一声“小人行杖便了”，只拣取细杖，实不忍心亲杖挚友。为屠岸贾道
破以后，竟复取大棍，意觉杵臼必死，不欲老人皮肉之苦。又为屠岸贾道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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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不得已选取中等棍子。这一场戏长开突合，张弛有致，作家没有放过任何一
个可以表现人物的细节，巧立关目，构设戏局。 
第四折，二十年后，程婴自觉“六十五岁，倘或有些好歹呵，着谁人说与
孤儿知道，替他赵氏报仇”，便“昼夜无眠”，“画成一个手卷”。孤儿只知
“这壁厢爹爹是程婴，那壁厢爹爹可是屠岸贾”，孤儿在屠府长大，又在“屠
岸贾跟前习武”，要想说明就里，必须因势利导，循循善诱。他闷坐书房，
“垂泪不止”，孤儿前来问安，他冷冷地说一句“着他过来”，淡淡地回一声
“你吃饭去”，便使孤儿感到“每日见我心中欢喜，今日见我来，心中可甚烦
恼……不知主着何意”，不能不问，问则答道：“我便与你说呵，也与你父亲
母亲做不的主”，悬了一个大大的闷葫芦。孤儿富贵公子，血气方刚，哪里受
得了这番“蹊倖”？程婴看到孤儿已经入彀，便“[做遗手卷虚下]”。当他听
到孤儿观画中的感叹：“这一家儿若与我关亲呵，我可也不杀了贼臣不是丈
夫，我可便敢与他做主”，便利用语机，转到场上，说“我已听多时了也”，  
“你要我说这椿故事，倒也和你关亲哩”。他和孤儿一问一答，先以第三者的
语气将故事述说一遍。孤儿急于彻晓，听“这个穿红的那厮好狠”，问道：
“他叫甚么名氏？”程婴一时不便道出屠岸贾，含糊答道：“我忘了他姓名
也”。只将麑、灵辄、提弥明、赵盾、赵朔、公主、韩厥、公孙杵臼一一道
出。当说到自己名讳的时候，孤儿已经大半明白，问道：“这壁厢爹爹，你敢
就是他么？”程婴这时再虚晃一枪，说：“天下有多少同名同姓的人，他另是
一个程婴。”当他将故事述说完毕，估量孤儿之心已被彻底打动，再也按捺不
住，紧接上几句激将的话：“这赵氏孤儿见才长成二十岁，不能与父母报仇，
说兀的做甚？！”便将真相合盘托出：“如今那穿红的正是奸臣屠岸贾，赵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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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你公公，赵朔是你父亲，公主是你母亲……我是存孤弃子老程婴，兀的赵氏
孤儿便是你！”说画这一折写得绘影绘声，曲白俱妙，无怪孟称舜于此大加赞
赏，说：“文字到好处，便山歌曲白与高文典册同一机局，试看此段叙述，缓
急轻重，多少处，便解作文法则”，“是世间绝大文章，勿以小曲视之”，
“可作一篇史记读”（孟称舜《酹江集》本《赵氏孤儿》第四折评语）。 
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，显然纪君祥自知这出戏前后历时几十年，剧情曲
折复杂，仅以曲词铺述故事、抒发感情、描绘人物是不敷需要的。因此他充分
发挥了科白的作用。而唱工既已由韩厥、公孙杵臼、孤儿三人分担，宾白便主
要留给了程婴（还有屠岸贾）。无论韵白中的诗云、词云，还是散白中的独
白、对白、分白、重白、带白、插白、旁白，纪君祥均有大量使用，并且很注
意宾白的行动性，又把宾白和科介、曲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曲白相生，动静
有序，珠联璧合，把程婴舍己为人、忍辱负重的品质，和深谋远虑、认真细致
的性格，刻划得入木三分。这在元人杂剧中是首屈一指的。 
  
 
